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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 Yuanliang

马远良 　 水声工程专家 。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
１５ 日出生 ，四川省隆昌人 。 １９６１年毕业于西北
工业大学 。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 ，博士生导师 。
先后主持四种型号航空声呐研制 ，已发挥重大
效益 。 在声呐 、水中兵器 、信号处理领域主持完
成 ３０ 多项应用基础和高新技术课题 。 获国家
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，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省 、部级
科技进步奖一 、二等奖共 １０ 项 。获发明专利多
项 。 出版专著 １ 部 ，发表论文 ２００ 多篇 。 ２００３
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回忆我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

［从贪玩到喜欢学习］ 　 我进入初小的时候
只有 ４ 岁 ，初小的四年光阴是在一个农村小学
度过的 。学校坐落在小河旁边的高坡上 ，两间
小小的教室正对着河上的小桥 ，并被巨大的榕
树遮盖着 。 在我的记忆中 ，那几年就是认字和
玩耍 。 和现在的小学生相比既轻松又简单 ，懂
得的事情固然不多 ，但好像并没影响到我的智
力发展 ，更没有影响到当院士 。

我在 ８ 岁时进入四川省隆昌县龙市镇小学
读高小 。初到镇上 ，发现好玩的事更多 ，一下子
玩疯了 。一个学期下来 ，补考 。 父亲发现情况
不妙 ，说了些羞辱的话 ，命令重读了一个学期
（那时每半年招生） ，并且在暑期补修了数学和

古文 。 有了这次挫折 ，心里不服气 ，便开始暗自
用功 ，结果发现学功课其实也很好玩 。 高小毕
业时竟然有了好成绩 ，从此一路顺风 ，进入成绩
最好的同学之列 。 看来在年幼自制力较差的时
候 ，适当的管束还是有必要的 。

［在那激情澎湃的时代］ 　 我在 １９４９ 年夏
天小学毕业时无学可上 。 那时在四川隆昌的乡
间小路上 ，常有国民党胡宗南的败兵向南撤退 。
临近过年时家乡解放了 ，但随即发生土匪作乱 。
直到 １９５０ 年秋 ，社会秩序基本安定 ，我才有机
会考入隆昌中学 。 入学后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活
动 ，加之学习成绩突出 ，很快受到老师们的注
意 。 １９５１ 年学校成立少年儿童队（少先队的前
身） ，五一节前后我被指定接任大队长 。 少年儿
童队的活动十分丰富多彩 ，上街宣传抗美援朝 ，
给志愿军写慰问信 ，与志愿军回国代表团联欢 ，
听战斗英雄做报告 ，慰问军烈属等等 。 那是一
个激情澎湃的时代 ，我在其中获得了初步的社
会工作锻炼 ，受到了很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
育 。 １９５２ 年秋 ，在我年满 １４ 岁的时候 ，顺利地
转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（共青团的前身） 。回
忆那个年代 ，我们青少年接受的是革命理想和
集体主义的教育 。 我们要记住 ，红领巾是红旗
的一角 ，它的颜色是先烈的鲜血所染成 ；我们要
做到“五爱” ，就是“爱祖国 、爱人民 、爱学习 、爱
劳动 、爱护公共财物” 。 这些深刻的教育 ，是通
过丰富的日常活动来演绎的 ，它深深地印在了
我们的脑海里 ，影响着其后的奋斗人生 。 我感
激那些令我终生难忘的老师们 ，是他们教育我
树立起为理想奋斗的精神 。 如果没有这种精
神 ，我的这一生很可能一事无成 。

［快快乐乐地学好功课］ 　 １９５３ 年升入高
中时 ，国家正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。 团
中央号召我们努力学习 ，向科学进军 。 还要求
我们要德智体全面发展 ，准备好到祖国最需要
的地方去 。隆昌中学的师资条件很好 ，我们从
初一开始有条件一直学英语 ，这对我日后的专
业学习和出国进修都发挥了作用（我于 １９８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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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去英国进修 ，出国前连一天的外语培训也
没有参加成） 。 我们中学的语文 、历史 、地理
和数理化老师都很棒 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
被抽调到大学任教 。 高中三年 ，是如饥似渴
努力学习的三年 。 书上所有的习题 ，不管是
必做题还是选做题 ，我全部做过了 。 住校学
习的生活充满快乐 。 傍晚时一伙人沿着金鹅
溪漫步吟唱 、星期天从早到晚打球 ，还有下乡
抗旱 ，全班下田摸鱼拿到同学家聚餐等等 。
我情不自禁地对学习成绩产生了很高的期

望 。 不为别的 ，就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
胜心 。 我最好的学期成绩是 ，八门课程平均
９７ 分多 。 为此哪一门都要学好 ，不能偏废 。 现
在想来 ，中学没有偏科 、兴趣广泛 ，受到了不同
的思维和学习方法的训练 ，这对我后来的学业
是很有帮助的 。

［保送学习特种专业］ 　 １９５６ 年夏天 ，学校
通知我被保送报考西北工学院 ，学习“特种专
业” 。 我本来一心想考北大学物理 ，但还是愉快
地服从祖国召唤 ，把西工特种专业作为第一志
愿 。 初到学校时 ，看到古都咸阳比较破旧 ，对周
边的自然环境也有些失望 。 但在见到老师之
后 ，听了老师们对“特种专业”之一“鱼雷设计”
专业的介绍 ，便为有机会成为未来第一批科班
的鱼雷工程师而顿感兴奋 。 和我一起来自隆昌
中学的还有老大哥黄享文同学 ，他每个周末都
领着我到咸阳车站附近散步 ，买一点当地农民
藤筐里的小食品共享 ，让我顺利度过了那一段
适应期 。一年级期末考试时 ，我的眼睛突然红
肿 ，不能看书 。 和我共用一张书桌的王守忠同
学 ，看到这种情况 ，决定在晚饭后带我到北区农
民地里吃西瓜 ，一来消消火 ，二来帮助我回忆课
程内容 ，迎接第二天的数学考试 。 我和同学们
的深厚友谊 ，就是在这样的相互关心中产生的 。
我们学校的基础课教学很棒 。 当时学校的正教
授不多 ，他们都亲自上课 ，讲课时各自保持着特
殊的风格 。 王焕初教授的数学课字字珠玑 、板
书十分漂亮 ；丁思纯教授的物理课别具风采 ，讲

授充满探索性 、启发性 ，还不时引述科学发展史
的瑰丽篇章 。 回想这些 ，深感老师们对于我的
科学思维的形成 ，影响是很大的 。

［到哈军工插班改学新专业］ 　 １９５８ 年 ７
月的一天 ，系党总支的奥纪陆书记通知我和另
外 ７ 名同学 ，到哈军工去学新专业 。 我们到哈
军工四期 ５６ ３６２ 班插班学习 ，直到 １９６１ 年初
作为西工大的“预备教师”回校参加教学工作 。
在哈军工期间 ，正值国家三年困难 ，我们受到班
上同学 、老师和学校领导的多方关怀与照顾 ，不
但学业进步很快 ，而且得到了许多在地方院校
难以获得的教育与锻炼 。 宁显宗同学和我在纪
念哈军工校庆 ５０ 周年时写过一篇短文 ，回忆贺
龙元帅来到我们教室 、与军工老师和同学间的
友谊 ，以及首次参加科研工作完成国庆十周年
献礼项目等许多难忘的经历 。本人日后在水声
工程领域有一点小小的建树 ，既得益于西工大
的基础课和力学机械类专业基础课教育 ，又得
益于哈军工的电子类专业基础课和水声工程专

业课教育 。令我终生难忘的是 ，去到哈军工后
不久天气转冷 ，我们还没有棉衣 ，带队的陈次功
教授深感不安 。 恰逢寿松涛校长到哈尔滨开
会 ，经陈教授汇报 ，使我们的困难得到圆满解
决 。 寿校长有一席语重心长的讲话 ，要求我们
一心一意搞好学习 。 他说 ，当学生对外界的事
最好傻一点 ，把全部精力用到学习上 ，下决心钻
进去 ，做到废寝忘食 ，甚至吃饭 、上厕所都丢不
开 ，那就好了 ，将来有可能做出大成绩 。 这些话
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上 。 当我有了几十年切身经
历之后 ，更加体会到校长用通俗语言道出了从
事科学研究 ，必须全力以赴才能有所成就的
道理 。

［小鬼当家］ 　 １９６１ 年初回校以后 ，立即投
入了紧张的教学工作 。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
成了全国统编专业教材的编写 ，由北京科教出
版社出版 。 这是我参加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件
事 ，次年得到国防科工委的奖励 。直到 ３０ 多年
之后 ，当我得知北京大学水声专业当年曾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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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本署名“渭闻”的书 ，着实吃了一惊 。 幸好他
们不知道 ，这本书出自一个同龄娃娃之手 。 因
为办新专业 ，我们是“小鬼当家” 。 我的教学任
务很重 ，学生最多的时候有五个班 。 我羡慕飞
机系同期毕业的同学 ，他们有机会上研究生 ，我
却不能 。不过回想起来 ，这段时间并没有因工
作繁重而“吃亏” 。 为搞好教学 ，阅读了大量的
专业文献 ，且绝大部分是用英文或俄文写成 ；推
导了许多公式 ，提高了运用数学的能力 ；到专业
工厂劳动锻炼 ，主动协助工厂完成一项科研课
题 。 既然是“小鬼当家” ，就被迫努力自学 ，走的
是“战斗中成长”的道路 。 １９６３ 年 ，校领导提出
在全校选拔一批青年教师 ，进行“重点培养” ，这
在西工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大手笔 。 本人有幸
入选 。 记得寿校长召集我们谈话 ，他说学校决
定对你们进行重点培养 ，将在各方面为你们成

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，可是你们要知道学校对你
们的期望很高 ，你们的担子很重 … … 不是什么
阿猫阿狗都值得学校重点培养的 。我当时觉得
有点脸红 ，因为到场的人员中 ，最像阿猫阿狗的
就是我 ，不但年龄最小 ，资历也最低 。 在其后的
几年中 ，我得到许多重点培养的机会 。 校长的
嘱托犹言在耳 ，感觉很沉重 ，不敢有所懈怠 。

［踏上工程科技的征程］ 　 １９６５ 年春 ，在我
接近 ２７ 岁的时候 ，国防科技发展十二年规划重
点科研项目下来了 。国家把发展航空声呐的研
究任务下达到西工大 。 学校和第七研究院合
作 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航空声呐的研
究室 ，本人被任命为主管技术工作的副主任 ，担
任 ３５２ 项目的总设计师 。 从此 ，我肩负着光荣
而艰巨的使命 ，踏上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征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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